
当代佛像印六人学术探索展在山西展出

本报讯 11 月 26 日，当代佛像印

六人学术探索展在山西汾阳中国少

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艺术研究院展

览馆开幕，这是继今年 6月北京“光大

印相”佛像印六人展之后的又一次亮

相，参展艺术家曾翔、邹涛、朱培尔、

蔡大礼、李逸之、丁宝子把近期对佛

印创作的理解和归纳各自呈现出来，

对当下佛印创作是一次有益探索和

实践。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研讨会上，

与会人员讨论了 6位艺术家的创作视

角和艺术理念，为今后的佛像印创作

廓道了方向。展览同时宣告了中国

佛像印艺术研究中心和《佛像印》杂

志正式成立和创刊，搭建了佛像印理

论研究新的平台。 （默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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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读书

刘正成：

书法只有好坏，不分古今

陈忠康

胡秋萍

非人磨墨墨磨人
——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

参赛与否不该成为
检验标准

日前，由荣宝斋主办的“文房拾贝·刘正成翰札书法

品鉴会暨学术讲座”在荣宝斋书法馆举办。此次展览作

品为《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及主编刘正成平日书写的翰

札与册页。活动共分两部分：刘正成“挂轴”书法艺术形

式学术讲座和“翰扎的艺术价值和相关思考”学术对话。

文学是书法本体的重要因素

书法不仅仅是一种视觉造型，即使是书法本体，

其范畴也是多元的。其中，文学是书法本体的重要因

素之一。关于此次展览的内容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刘

正成强调：“我此次展览所写并非‘为翰札而翰札’，内

容多为编辑《中国书法全集·清代名家卷》时对乾嘉时

期书家论书的心得和新见，设想在书学探讨中有自家

观点。”

针对书法本体，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于明诠在学术

对话时说：“如今展厅文化使得书法家在创作时必须

考虑观赏效果，因为在展厅里看书法基本是‘扫描阅

读’。但从书法史来看，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下来，一定

是细看的结果。书法家应该更多关注书写内容，这对

书法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个人书写选择的多

样化可以不论对错，但如果一个时代都做同一个选择

是值得深思的。”在强调书写文本内容的重要性时，中

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篆刻所所长曾翔强调的是书

法的本体精神，他认为如果书法的本体精神丧失了，

文本都是没有价值的。书法本体第一、文本第二，相

得益彰更重要，“我们今天有很多误区是因为大家混

淆了，认为书法家不过是一个会写字的，其他的则是

高于书法的。书法家首先是个书法家，但本身还须具

备其他相关素质，书法本体才能够成立。然而，二者

并不矛盾。”

“丢下古人”不应成为审美方式
改变的借口

此次刘正成“挂轴”书法艺术形式学术讲座展现

了刘正成近年来近古书法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所讨

论的内容是关于距今 500 年左右出现的挂轴艺术的

形成、发展、意义与影响等。他认为，在挂轴书法以

前，书法是实用书写，直到明代中晚期，挂轴书法作

为 主 要 的 艺 术 表 达 方 式 迅 速 成 为 大 众 参 与 的 艺

术。今天看到的明清书法家，其主要的作品，除了

小部分手卷以外，都是挂轴作品，从这个时候开始，

挂轴书法成为书法家创作的主流形式。如今这在

日本称为“明清样”。明代以后的作品，把视觉的冲

击性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从书房到厅堂，是从小

空间、少作品审美，在一个房间挂几十年，到如今的多

作品、大空间，就是一件作品挂在这里，或者是几件不

同书法家的挂在一起。

现代展览改变了厅堂挂轴作品的审美环境，原来

的厅堂中少量作品的审美变成了如今展厅中大量作

品的并列审美，于是作品之间形成强烈的审美干扰。

今天的书法家创作常把处理作品平面空间的视觉冲

击力（即作品的章法及其字形变异度）作为创作的核

心，从而凸显其作品的风格张力。于此，刘正成提出，

挂轴艺术改变了传统书法的审美方式，从“阅读把玩”

到“扫描阅读”，他说：“前者的要点在笔墨与神采的意

境把玩，后者的要点在章法与形质的视觉刺激，即‘书法

作品的美术化倾向’，并成为影响至今的书法审美的主

流。这个过程有一个问题，在传承与发展中，我们怎么

办？我们既要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不要把古代

的东西丢下。”

写什么？怎么写？

中 国 书 法 艺 术 的 独 特 性 有 别 于 世 界 上 其 他 艺

术。但是书法又与一切艺术一样，有关于艺术本体的

共同命题，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写什么与怎么

写？针对这一问题，刘正成举例说：“日本书法家手岛

右卿的《崩坏》让东方的书法艺术第一次在西方获大

奖。它之所以上世纪 60 年代在西班牙获世界艺术大

奖，就是因为让西方人联想到毕加索表现德国法西斯

野蛮轰炸的《格尔尼卡》的悲剧——被手岛右卿完美

诠释出来了。《崩坏》在西方获得大奖并非西方人给的

一个面子，而是西方的受众群体实实在在感受到《格

尔尼卡》的审美共鸣。这种感受力实现了东方文化与

西方文化的沟通。自从手岛右卿获奖以后，书法在全世

界传播力度非常大。所以‘写什么’‘怎么写’，这些攸关

艺术本体的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深思与探讨。”

无论新旧，美的就是美的

中国书法艺术延续了数千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传了几千年而没有断裂的艺术，或者说只有变化而没

有变种的艺术，因为其始终不离汉字和它的书写。从

500 年前挂轴条幅书法书写成为主流以后，翰札书开

始不被认为是书法审美现象的源头，刘正成思考的是

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及书写审美价值。他认为，美的艺

术作品存在一个共识，即艺术没有新旧之别，只有好

坏之分。“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在的，好的就是好的。

书家创造什么作品，以后就是比好坏，不比新旧。有

的旧作可能比新品好，有的则新品比旧作强，这是艺

术史中的一个铁律。”

日本人把书法叫做“书道”，这是把

书 法 拔 高 了 ，变 成 了 一 种 道 ，有 点 煽

情。中国人觉得书法是小道，就叫“书”

“书艺”或“书法”。我更喜欢平实的叫

法，就是“写字”，在温州土话里也叫“写

字眼”。

我的习书四阶段

我初中时喜欢上书法，一直到高

中，6年时间基本靠自学。先学柳体、颜

体，后来欧体，然后行、草书。当时敢

写，没有太多条条框框，打下了一定的

基础。虽然眼界与品位都不高，但个人

的基础审美观就是从此时培养，知道一

个字怎样写得好看，对点画、结构较敏

感。另外，凭借从兴趣出发的自学能力

的培养让自己一生受用。

1987 年高考，我考入浙江美院书法

专业。浙美教学较传统，学习经典，循

序渐进，注重全面的知识结构。入学后

我先学楷书，魏碑、唐楷都要写，再写篆

书、作篆刻，以后再写行、草书。开始，

写 碑 花 了 很 大 的 功 夫 ，讲 究 造 型 、变

形。后来我转到帖学，以“二王”为中

心，专写宋以前的六七家。通过这几年

的学习，使自己的写字习惯得到了改

造。与此同时，重要的是基础观念的塑

造，对书法的认识进入到文化层次，具

有一定的包容性，也接受了不少中、西

方的艺术观念。四年专业学习成为我

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大学毕业后，我到温州博物馆工

作 ，本 世 纪 初 调 入 温 州 师 范 学 院 ，到

2005年来北京之前，时间跨度差不多 15

年。这阶段一方面沿着大学所学的方

法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则受温州地方文

化的影响。温州书法实力颇强，历史上

有方介堪、马公愚这些堪称 20世纪的大

家，老师一辈如林剑丹、张如元等先生

颇 能 传 承 老 辈 文 人 的 做 派 与 艺 术 观

念。温州人书风温文尔雅，此这一风气

也适合我自身。通过这十几年时间慢

慢地修正，逐渐成熟，在审美上有了自

己的追求，继续在帖学方面深入下去，

以“二王”体系为中心，上下贯通。我把

晋唐以至明清书法都看成一个系统，学

东西不太固定，兴趣游移。主要的观念

是追求博大和共性的东西，从美学及技

法上先把握书法概念里较核心的内容，

至于个性化的追求则比较谨慎，因为所

谓追求个性是会使人误入歧途的。

2005 年考入中央美院读博士，从师

邱振中先生，毕业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

书法院工作至今。一方面仍在成熟，坚

持以前的发展路线。毕竟久居北京，见

过世面，很多该否定或肯定的东西也比

以前认识得更清楚。同时，观念会更偏

于某些自己认同的东西，这个过程也是

在塑造自我，也许要与他人拉开一些距

离。40 岁以后，渐渐体悟“四十不惑”，

有些事情会豁然开朗，不再执着或纠结

于某些观念的纷争，自己认准了就去

干。

这是我学习书法的四个阶段，到现

在，有时也会感到困惑：我是一直铺开

来学习古人的，学习的面也较广，感觉

有些乱，所以需要调整、融通。虽然不

急于出个人风格，但也要慢慢转化。古

人说“我用我法”“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是我下一步的追求。这首先要提高自

身的修为，需长期积累与提高。人做到

什么程度，字也会写到什么境地的，所

谓“字如其人”吧。

“写字”的美术化倾向会失却
书法原有的味道

“写字”这两字包含了两个重要的

内容。一是“写”，必须是书写，而不是

画、涂、抹；二是“字”，必须是汉字，而不

是纯粹的图形。在我看来，点画、偏旁、

结体、字法、字象、书体等传统书法的核

心概念很重要，这不是一般的点、线、面

等概念所能包含的。

如今，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强调

书法的艺术性或视觉性，更侧重于从美

术化的角度看。但我仍觉得，以写字作

为 出 发 点 比 较 能 反 映 我 对 书 法 的 认

识。从美术化的角度看书法，虽然也很

有意义，但会把依托于文字书写的书法

行为简单化了，而写字本身相对于所谓

艺术性创作要更复杂，玩法及品鉴的内

容也更丰富。“美术化”大量借用了西化

的艺术概念。这种认识，实际上把书法

从高级平台拉到了一个普通的平台，取

消了它的独特性。

而学习书法的起点，我认为应首先

从文字本身开始认识它的美，而不是从

普通的图形角度。当然，从某种意义上

说，汉字的每个个体就已是千变万化且

富有生命力的图形。对文字美的体验

需要一个过程，古人学书法的进程是自

然发生的，从小孩蒙学开始描红，到一

步步把字写好，再到一种艺术性的书

写，对文字富有生命力的点画与结构有

着深刻的敏感力，这种心理的积累过程

对书法家极为重要。如果抛开对写字

层面的细微规则的把握，一开始便进入

美术化的训练，便会失却很多中国书法

原有的味道。

学古共识与时代书风

现在媒体与展览的影响很大，传播

太快，学习者容易跟风，这也是正常现

象。比如自己现在书法有一定的市场，

商业化对个人肯定有一定的影响，有正

面作用也有反面作用，毕竟花大量时间

去应酬市场，会牺牲很多东西。当代书

坛整体来说，创作方向还是比较多元，

每一条路子都有其内在的理路，深入挖

掘，达到极致都能结出一个好的果实。

书法界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摸索，学古应

该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你可以学正脉，

也可以学旁支，但都需要一种独特的眼

光才能深入，古代书法传统里发生的很

多事情，我们现在并不是都研究得透

彻。当代书法参与者可以说是历史之

最的，如果每个个体都发挥自己的独创

性去研究古人的话，局面一定会很辉

煌。

当然，每个时代的学古都有自己的

鲜明特点，一个时代的书法风气除了受

艺术思想、社会思潮等外部影响之外，

更受其时代的视觉资源与媒质材料的

影响。学术界有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

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

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

术之新潮流。志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

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

流”的说法。我所说的视觉资源，指一

个时代普通学书者所接触的学习资料

如字帖范本等，所谓媒质材料就是创作

工具笔墨纸砚。

比如，宋以后，翻刻的拓本致使学

习者的笔法日趋粗疏，而某种程度导致

帖学一脉的衰落。明清以来，碑学勃

兴，别开一面，辄源于大量碑刻资源的

利用。清末民国以来，各种考古发现的

书迹如敦煌书法，使我们重新认识了前

人的真实书写。近 30年以来，西方与日

本的抽象艺术和现代书法等又成为我

们的一种视觉资源，影响了当代书法的

发展。工具也是如此，每个时代的书法

作品之美是与其时代的文房工艺水平

紧密联系的。

当代普通学书者已可接近古人的

真迹，观摩它们的真实笔墨效果。国宝

展、拍卖展，如真迹一样的复制品，各类

精美的印刷品，书法界真正体验了什么

是“真迹”“墨迹”。可以说，近几年“真

迹”才是这个时代的视觉刺激源。这种

观看经验无形当中改变了时代的风气，

达到古人作品的“真迹”效果，成为很多

人的创作方向，这也导致了新一轮的帖

学大热门。

相应的是，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

个时代的文房材料与古人相比差得可

怜。好在目前，讲究文房工具的人已越来

越多，大家都像是如胡适所说的“动手动

脚找材料”。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回归。

书法里的时光印记

近 来 重 读《陈 寅 恪 的 最 后 20

年》，令我又彻夜难眠，回肠荡气。对

那一代为文化至死不渝眷恋的学人

无限敬仰并心生痛楚。“凡一种文化

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

感苦痛……”“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

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唯此独立之

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

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落地有声的

话语透射着令人高山仰止的风骨。

什么样的人才堪称为文所化之

人？什么样的士子能为治学而情愿

“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什么样的

人 能 坚 守“ 独 立 之 精 神 ，自 由 之 思

想”？可惊、可叹、可泣、可歌……

那一代学人的学养、执著、坚守、

精神，无疑都是今人的楷模。治学唯

“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不能精深，唯

精深方能产生思想，唯求真方可使思

想之光芒更加灿烂。诚然，书法艺术

同属文化范畴，每一个文化之人都有

自己的操守与品格和赖以生存的精

神信仰。书道也应如此。艺术只是

个容器，铸造的永远是我们的精神。

非人磨墨墨磨人，在一笔一画的锤炼

中，人性才会不断提纯，艺术的光焰

才会因精神的力量而显得璀璨。有

诗一首为记：

掩卷潸然气不平，柔肠百结自难清。

为文所化学人泪，求理唯真志士情。

双眼虽盲仍洞世，一灯微弱尚澄清。

风流总被风霜打，谁向诗书取盛名？

书坛传真

李海剑书法作品展亮相北大图书馆

本报讯 （记者冯智军）11 月 26

日，“正品翰墨——李海剑书法艺术

作品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书

法作品《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在

开 幕 式 上 捐 赠 给 了 北 大 书 画 研 究

会 。 展 出 作 品 近 百 幅 ，不 论 是 榜

书 巨 制 、扇 面 佳 作 ，还 是 草 书 小

品、楹联行书，均展现了作者尊重

传统、勇于创新的艺术追求，受到

了 学 界 同 仁 和 书 坛 大 家 的 认 同 。

李海剑笔耕不辍，集众家之长，在

行 草 和 草 书 上 均 取 得 不 俗 的 成

绩 。 其 作 品 取 法 高 古 ，既 展 现 了

线条之美，又不乏书卷气，饱含着

对 古 典 文 化 的 厚 爱 ，可 谓 雅 俗 共

赏 。 其 书 法 格 调 和 成 就 得益于他

虔诚的向学、向书、向善之心和严谨

治学的态度。

深心讬毫素——当代六人作品展

本报讯 11 月 4 日，岭南画院主

办的“深心讬毫素——当代六人作

品展”在岭南美术馆开幕。参展书

家分别为刘洪镇、林喜中、王客、卿三

彬、徐强、龙友。他们取法在晋宋名贤

间又别开生面、各有境界：刘洪镇老

辣，林喜中潇洒，王客雄秀，卿三彬清

逸，徐强奇崛，龙友绵密。展览可见 6

位书家临摹传统所下功夫之深，逼肖

古人。此外，他们有意识地探究大小

字、五体之间的关系，既不各自为政、

彼此割裂，又在祖述传统的基础上自

出机杼，予人享受，也给人启示。展览

至 11月 20日结束。 （美周）

韩天衡、谭振飞吉语茗壶展亮相宁波荣宝斋

本报讯 11 月 26 日，由荣宝斋宁

波分店、西泠印社美术馆、韩天衡美

术馆主办的紫玉金砂——韩天衡、谭

振飞吉语茗壶展在荣宝斋宁波分店

展出。这是由当代书画篆刻家韩天

衡与其弟子谭振飞，联手吴扣华共同

打造的一次紫砂壶文化盛宴。

作为茶道中最为重要的器皿，紫

砂壶不仅延续了古人精湛的制作工

艺，更是与优秀的诗文、金石、书画作

品融为一体，使紫砂壶文化内涵厚重。

此次展出的 100 把紫砂壶采用

宜兴原矿紫砂，运用传统经典曼生壶

之形式，造型明快，形状各异，姿态优

雅具有天然之“趣”。每把壶身都有

韩天衡书法吉语一言，内容涵盖“儒

道释”传统文化。吉语由谭振飞篆刻，

使紫砂透出金石味道。器形由徐秀棠

的高足吴扣华选用上等的紫砂制作。

展览持续至12月25日。 （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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